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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蹟保育，豈能只顧懷舊 
黃海榮 
 
「我們在重視懷舊之際，也要重視現實的需要，中環灣仔繞道的工程要依期進行，
中環 3 期填海及道路的工程也要按照工程合約依期展開。」 
「我認為政府現時採用的做法，是個兼容社會對懷舊及配合社會發展的方法。」1
拆卸舊天星碼頭／天星鐘樓引發社會上的爭論，迫使政府重新審視其「過時的」古
蹟保育政策，繼而提出在評定文物建築準則加入「集體記憶」元素，政府也不過是
做點門面工夫，藉以籠絡民心。至於天星鐘樓，雖然已被拆去，然而按照當局的構
思，舊天星鐘樓及碼頭的特色部分融入新海濱的設計，同時也考慮在新的海濱休憩
用地重建天星鐘樓，「讓市民懷舊」。大抵當局認為這種做法，可以滿足市民對古
物古蹟的愛護。可是，如果古蹟保育只是為了「懷舊」，那便不得不讓筆者擔心了。 
「懷舊」有「美化過去」的功能，「過去使人痛苦的記憶，有時候又會在懷想的過
程擔當淨化和美化自我的作用，那是說人們透過對昔日痛苦的回想，肯定今日的自
我，一個熬過艱苦而來的自我。」2「懷舊」力圖從過去遺留下來的歷史、圖騰和集
體記憶，尋找失去了的美好日子。我們常會聽到長輩提到以往日子，縱是生活艱難
但甜美，人們沒有那麼富有但有人情味；現在人們生活改善了，人際關係卻越發疏
離。這是一種利用「過去」來比照「現在」。對現代的生活越是恐懼，就越是擁抱
美好舊日。 
而這種懷舊思緒，往往夾雜「神話的重構」。美化了的過去，其實有很強的意識形
態作用。例如，我們間或在香港的媒體上「重溫」到以前「制水」、風災、暴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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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環境惡劣等歷史片段，將「過去」歷史「他者化」。過去越是困難，就能代表
「現在」生活的豐足，亦將香港人本質化為一個有毅力、有勇氣、不怕困難的族群。  
另一方面，「懷舊」是有欠缺的記憶。懷舊的悲哀在於擔心失憶，卻又無法真正記
憶。也因為如此，人們在追尋、挽救和宏揚集體記憶時，不再關注特定事件，而著
眼於漫長的過去。他們時刻擔憂在集體失憶中喪失記憶，這種擔憂極為生硬地表現
為對過去時尚的喜好3。而伴隨懷舊而來的，就是記憶的商品化，因為記憶在商品社
會中容易被消費。危險的是，古蹟是一種物化的記憶，古蹟既是建構族群身份，同
時具有教育功能。如果人們對古蹟的興趣只局限於其商業和娛樂價值，古蹟背後的
政治和社會意義便會被忽略。 
當代的古蹟保育運動和現代性的發展有三種不同的關係。第一，古蹟保育是現代民
族國家用來建構國族認同最重要的文化工具。第二，古蹟保育可以是弱勢社區居民
爭取他們文化認同與社會空間的政治過程，社區性的老建築或地景是社區居民生活
的共同記憶，它們對於社區認同的維繫或是重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第三，滿足
人們對懷舊復古的心態。面對現在社會的急速變遷，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，不變的
過去成為停頓人心的避風港。透過再造傳統，創造普及歷史，然後把歷史包裝出售，
既滿足人們的懷舊情懷，亦有助於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來吸引觀光客的停留。 
迎合遊客的「凝視」，迎合人們的懷舊情緒，藉著古蹟來展現的歷史，無需深度，
只要一個簡單和同質化的過去。拆卸舊天星碼頭，在不遠處的新碼頭標榜「懷舊」
設計，結果只成為了「四不像」，不過是沒有歷史深度的拼貼，舊天星碼頭樸實的
設計蕩然無存。不過我們對此也恐怕見慣不怪，只要看一看美利樓的例子便知一二。 
在香港的古蹟保育標準，就是古蹟要夠「古」，那個「不足五十年，又將近五十年」
的天星碼頭，自然難逃被拆的厄運。至於鐘樓，政府一要回應市民的訴求，但又不
可以讓發展工程停頓下來，於是想到另覓新址重建鐘樓，當中也看準鐘樓可以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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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旅遊點，成為地標，就好像舊火車站鐘樓一樣，大抵現在政府也想重施故技。
只是，鐘樓仍在，週邊環境已大為不同，鐘樓的存在和原有的歷史脈絡已談不上延
續性，至少現在人們到尖沙咀鐘樓，也難以勾起對舊火車站的回憶。 
 
三十年，時間在變，城市在變，古蹟保育的根本概念沒有變，就是發展是硬道理，
有「價值」的保留，沒有「價值」的就篩走。而所謂有「價值」，就是以「懷舊」作
招徠，利用「懷舊」作生財工具。至於說保留什麼歷史、什麼集體記憶云云，相信
連提出的那班人對這些概念也搞不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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